
桥梦 （ 散 文 ）

李颖

听爷 爷 讲，我一落
地我 闭 着眼 睛不吃 不喝
哭了 三天三夜 ，终于在
第四 天睁 开了 眼，饿慌
了大吃大喝，但哭声未
止。

有人说 这 种 哭声 不
是好 兆头。果不其 然 ！
哭声 象北方秋天 雨，刚满 月 就哭 走 了 妈 妈 。没过
百天 又哭走 了 爸爸，听说爸爸 当 时 在乌鲁 木齐修
铁路，当 技术员，架 桥时 摔下去 便再也没上来 。

从此，我便真 成 了 “怪物”，再也没哭过 ！
在全村男人的手掌 上巅 装巅去；在全村女人的 奶
子上活 蹦 乱跳。爷爷 象一 棵驼腰的 槐树，我 象一
株傍 在槐树下 的 细草 ，生长在北方的原野。

会爬 了 会走了 ，我 成 天 不穿衣 裤，一个人在
窑门 前的 场 地里 刨 细面面土，和 尿泥。

有次倾 盆 大雨下 了一 夜 ，第二天一 早，村 口
仅有 的 通 往 山 外的 那座独木桥不见了 ！沟 这边和
沟那边聚 满 了 行人，脸 上都 挂着同一 种表 情。

爷爷 出 山 了 ，半个月 后 请 回 两 位石匠一老一
小，背着钢钎铁 锤，“乒哩乓啷”就在村 口 修起
了石桥 。

我每天在修桥工 地痴 迷地聆 听那铁锤 、钢钎
和石头 撞击的粗 犷 乐 曲 ，观看石 匠们 那有力而娴
熟的 动作……

爷爷骂 道：“有啥 好看 的？你爹才能哩 ！他
修的桥 比 咱莲 花峰 还高，比咱塌 山 沟 还长，上边
还跑呜呜 叫 的 火车 哩！”他抬头望着 悠悠的蓝天若
有所思 。

石桥 修起来了 ，我 又和起了 尿泥。
捏桥墩捏桥梁 ，捏好后 放 在窑 顶的 阳 坡 上 去

晒。嘴 里 “笃 笃”地 叫着，一 留 烟 跑 到 “桥”
上，兴高彩 烈地大声 喧呼：“过 火车罗 ！过 火车
罗！”

逗引得全 村光 屁股蛋 儿娃娃们 全围 上来。
我认为 我 威风极了 ！

晚上，我托着 滑腻
的小肚皮，猫 着腰，鱼
跃般钻进被 窝，小猫 样
偎在爷爷脚下 睡 觉。

然后便作梦。
作架 侨 的 梦。
这座 祖祖 辈 辈只 知

道面朝 黄土 背 朝天 的 闭
塞山庄，因 我十八 岁 那年 拿 到 了 一 张 “交 大”
录取通知 书 ，村 民们 便 象潮 汐一 洋欢呼 着 ，奔 走相
告，久 久不能 平 静。

如得活 宝，我将通知 书 装 在 上衣 口 袋 里，用
手紧 紧 压着一路小跑回 家，直到爷 爷 跟前才双手
抖索 着端 出来。瞬时，爷 爷 的 眼 睛 象村西头 养活
了几 辈 人的 清 泉那样 溢光发 亮，半天才 说 出一 句
话：“我 娃能 行……”

带着 爷爷的叮咛 ；带着黄土高 原 泥 土 的 淳
香；带 着 童年 的 七色梦，我背上全 村人 捐 缝的 新
被褥 ，一 头 扎进喧嚣 的都市。

爷爷 来信 问：“你学啥哩？”
我回 信说：“学做桥！”
毕业后，我 被 分配到 塞 北的荒漠 里修真格的

桥，梦 中 七彩斑 斓 的桥和 书 本上的 平面桥便有 血
有肉地揽入眼帘 ，美 不胜收的是 架桥机粗大的 手
臂轻轻地举着梁 ，又 灵巧地安放在 墩与 墩之间 ，
不几天桥就 象人间彩虹牵连着东 西南 北 的群 山 ，
横跨 于汹 涌 澎湃 的江河，蔓延于 空 旷 辽 阔 的 沙
漠、绿洲。

比起我家村 口 的双拱石桥 ，它 气魄之大 ，简 直
不可 比拟，每 当 处身 于 那种美 妙境 界时，脑海 中
就闪现 出 那 座 双 拱 石 桥 ，想 起 一 老 一 小 石

匠；想 起爷
爷佝偻 着的
剪影 ；想起
我的 尿 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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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 有
一群骠悍的
男人，他们
大多 数是锻
工或锻工的
儿子：锻锤
的体格、锻
件的 皮色 ，
钢铁 的 性
格，爱 家
庭，但更爱
事业 。

这里 有
一群泼 辣的
女人 ，她们
大多 是 锻
工的 妻 子 和
女儿：温柔
和细 喊 怎 么
也掩 饰 不 住
从眼睛里 流

露出 的 那股 雄 性 的 气
质：富于 幻 想 ，喜欢逗
乐。

这里 更 有 一 种 旋
律：铿锵、炽热 ，叫 人
鼓舞 ：给你展现一个金
光灿 烂的 明 天。

这个地方就是红原
——航空 航天部 的 一个
大型专业锻 造厂。

这群骠悍的 男人 和
泼辣的 女人 ，不 仅是这
铿锵 旋律的 弹奏者 ，更
是这旋律的 欣 赏者。他
们在 锻锤 与 炉 间 咏唱 着
青春之 歌 ，谱写 着生命
之曲 ，高 擎的 理想 ，是
红原 冲 刺的 动力 ，是红
原腾 飞的 翅膀 。

红原厂位于 泾渭 平

原与 渭 北高原的 相
接地带 。

城市的建筑 和
人流 日 趋 ，山 区 的
风情 和习 俗长存。

气候是 北方 的
燥稍 加南方的 润。

地理是 北方 的
峻又有 南方 的 秀。

在这 醉人 的 地
方，更 醉人 的 却 是
那无以 名 状 ，无与
伦比 的 旋 律 ，它 时
而亢 奋激 昂 ，时而
低沉 雄浑……

嗵、嗵、嗵 ，这
锻锤打击 的 音响 ，
铿锵有 力 ，摄人魂
魄。给你 以 信 心 ，给
你以 勇 气 ，给 你 以
力量 ，它将 把你带
入一 个忘我 搏 击 的
世界 ：在 熊 熊 的 加
热炉前，迎着 龙卷
风般 滚 动 的 火 ，紧 执炉
钩的 是 锻工，他在火 海
里摇动 着 生 命 的 橹 ，
升起事 业 的 帆，打 捞
着自 己 的价值 ；在铁塔
似的 锻 锤下，锻工粗大
的手 紧握 铁钳，死死卡
着那经受锻打，渴 望成
形的 毛坯搓揉 ，每一次
打击 ，锻锤下 都盛开着
簇簇 火 花 ，似锻工那灿
烂的 笑，这里 ，每一个
肌腱 暴起的 锻工 ，都是
一尊 男 神 的 雕塑 ，透过
那古铜 色的 皮 肤 ，可以
听到 热血的 鼓荡……

这旋 律是 丰富多彩

的。

在家 庭 ，在 舞 厅 ，
在体 育场 ，在 览 阅 室 ，
你都可 以 感觉到一种舒
缓或 起伏 ，或浪 漫 或深
沉的 旋 律。

“ 我们 是光 荣的 航
空职 工 。把银鹰送 上万
里长 空……”厂歌的 旋
律也时在厂区升起 ，回
荡在天 空 ，回 荡 在 阳
台，回 荡 在心里 。每 当 银
鹰隆 隆掠过 ，他们 总 会
露出 几分 骄傲 的微 笑 ，
仅管 他们很少 有 人 坐 过
飞机 ，他们 却 精通飞 机
上每 个 锻件的 结 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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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　人　（小说 ）
张　洁　雅　农

汽车 挤得要命。
夹缝中 ，我 喘气流汗窝火骂 娘烦别

人。
眼皮底下有座位 ，坐个老头 ，脸朝

外，看 天看地看人不看我。我在心里 祈
祷，盼 他早点 抬 起屁股下车 。

车停了 。下 了 一拨人又 上 了 一 拨

人。冲 锋陷阵舍生忘死般地紧猛。
老人回头 ，先看别人后 看我。

“这不是小三吗？”看 着看着 ，他
惊喜地叫 起来 ，直起身 ，拍 我的肩。

我看他 ，很陌生。我是独子 ，也 不
叫小三 。他肯定花了 眼 ，把谁当 谁了 。

“不 认识？”他热情 中 透 出 几 分 尴
尬，解释说 “你家原先住我 隔壁 ，我是
看着你长大的。”

记不 得 ，确 实记 不得了。我 摇 头 。
“那阵你 还小 ，穿开裆裤 呢。几年

不见 ，长成 大 小伙了。”他重新 坐下 ，
欣赏 地 打量 着我 ，顺手给我拢拢 衣服 ，
慈祥 得 象我大爷 。

我上 衣敞着 ，穿 整齐 热 得慌。
“ 你是……”我 不能 不 明 不 白 呆头呆

脑地 由 他胡 说 。
“我叫 老广 ，广 东人。你 以 前 叫 我

广爷。你 尿床 ，你 妈打你 ，你就 往我家
跑，躲我身后 ，我 给你 挡驾。”老广 豪
爽地笑 了 ，津 津有 味地揭 “我 ”的 短 ，
说得有鼻有 眼。

旁边有人偷偷看我 ，掩 嘴 窃 窃 地
笑。我脸热心跳火往上 冒。这老家伙 ，
为何这般信 口 雌黄地埋汰我 。

“你小时候可孝顺了 ，你妈 做了好
吃的 ，你就拿给我这 个孤老头子。你上
小学 ，功 课好 ，老师常 夸你 ，说你 是个
小灵鬼……”他尤 自 说下去 ，我的 优点
还真 不少 ，形象挺光辉的。很遗憾 ，那
不是我。童年 ，老师训我 ，爸爸 打我 ，
妈妈骂我 ，至今记 忆犹新 ，历历在 目 。

“只有一次 ，你偷 了 同 学的 铅笔…
… ”他又说得岔 了 道 ，我 又脸热心跳火往
上冒。他见我黑 着脸 ，忙闭 了 嘴 ，讪笑 ，
着，站起来 ，扬扬 手 “我 到 站 了 ，再
见！”

但愿别见。我松了口气，他离座，

我入座 。
他向车 门 走去 ，走 两 步 ，又 退 回

来，拍拍脑 门 ，自 嘲 道：“瞧 我 这 记
性，还有几站路呢！”

“ 你坐吧。”我 刚 坐 稳 ，又 得 让
他，心里好懊丧。

“ 你 坐 ，你坐。他按住我 ，双臂张
开，半弓 着身 ，抓住我的椅背和前排椅

背，将我 圈在 当 中 ，这样好 ，有 他挡 着 ，
没人挤我 ，我 坐了 个四 平八稳 ，舒 适 自 在。”

他不 再说 什么 ，我也懒得同 他说。车
走走停停 ，停停 走走 ，一站一站往下颠 。

终点到 了 ，我下 了 ，他也下 了 。我看
他，他看 我 。

“你 ，你到哪里 去？”我 问 他 ，毕竟
我们 熟了 。“不要 问我 从哪里 来 ，也不要 问我到
哪里 去 ，咱俩 压根就不 认 识。”他 踢 踢
腿、伸 伸腰 ，风趣地说 ，声 调 象唱 歌。

我满脸疑狐。车上亲如一家 ，车下毫
无交情 ，真 是见鬼 了 。

“ 实话告 诉你 ，其实我 早该下车 了。”
他凑近我 ，认真地说 “在车 上 ，有 个小偷
摸你 衣兜 ，我 怕你 吃亏 ，就假 戏真演 ，编
了些 牛头不对 马 嘴 的 故事。小 偷 见 咱 俩
熟，有 我 盯着 ，才 没有下 手 ，我到 站时 ，
那个小伙子 还没下 ，我 又 拐 回 来 ，陪 你到
了终 点。”

我心里一热 ，上前 拉 住 的 他 手 ，说
“ 你 当 时 该 明 说呀 ！广 爷。”

“不 行啊。我老了 ，小偷 报 复 ，可 不
是对手 ，快看 看 ，少啥 了 没有。”他督促
我，神情 诚恳 ，目 光关注 。

我说 ，什么都没 少。
他走向 马路对面的 站 牌 ，要 等车 回 去 。
他挥着手。
我挥着手。
我们 是行路人。我 们 素 不相 识。

吊（木 刻 ）　洪 涛

（ 散 文 诗 ）

吹蒲公英 的女孩 儿
孙谦

每回 看 到 《吹蒲 公英的女 孩 》这幅 画，始终
觉得那个 女 孩就是我。始终 觉得我就那样坐在 向
阳的 山 坡，坐在春天的 画框里，背 对你潮湿的 目
光。

女孩的 小嘴 象喇叭花 ，冲 着一 朵蒲 公英吹去 。
你只 看到了 女 孩的 背影，只 看到了 她的 腮帮

鼓成 了 圆 圆的桃子，只 看 到她举 着蒲 公英的 手指
嫩得 象 葱。你 始终 猜 不透那水晶 宫般的蒲 公英 飘
散时，她心 里 在想 什 么，你始终看 不到她 水 晶 宫
般的 眼睛。

的确 ，女 孩在 凝视……
那时，黄 昏 就一点一点 地渗透她 。
这就是我 想告诉 你的 ，我只 象女 孩一 样一直

望着远方。
远方 是 什么？
在山 那 边的 远 方 。
星星 出没的 地方 。
风轻悄 地荡 过去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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悼一 位起重工

张艳齐

真的 ，我 不 信 ；不 信
你跑 道 一 样 宽 阔 的 脊 背

曾使 太 阳 无 数 次 升 腾
工地 的 尘 土

怎会 淹 没 你 的 笑 声

这是 夜晚 ，很 静
但那 山后 的 太 阳
一定 又 在 准 备 和 你 一起
重新 登 临 湛 蓝 的 高 空
你也 会 继 续 把 它 放 飞
为划 破 不 该 积 聚 的 阴 影

不是 幻 影 ，不 是 的
只要有 太 阳 ，
我就 能看 到 你 的 身 影


